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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1976年创刊的《少年文艺》杂志到今天
已经40岁了。在40年历史中，与之有过深
厚渊源的作家不在少数，某种程度上，它的
确持续扮演着“作家摇篮”的角色。

多年来，《少年文艺》一直以“文学少年
的知音，陶冶性情的艺苑，作文入门的向
导，未来作家的摇篮”作为其办刊宗旨。40
年来，《少年文艺》发表过高洪波、刘健屏、
黄蓓佳、梅子涵、曹文轩、程玮、金曾豪、周
锐、秦文君、孙云晓、陈丹燕、董宏猷等一大
批知名作家的许多重要作品。直到今天，
从《少年文艺》走出的大量知名作家仍然活
跃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

与此同时，《少年文艺》还一直以扶植
少年作者为己任，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作
者，如饶雪漫、韩寒、章红、郁雨君、孙卫卫、
顾抒等。现任主编田俊认为，在中国少儿
文学期刊领域，《少年文艺》的独特性在于，
在其40年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伙伴型的
作家，他们与杂志共同成长，如曹文轩、黄
蓓佳、梅子涵、祁智、王巨成，以及近年来的
小河丁丁、邹凡凡、张晓玲、邹抒阳、赵菱、
王岚、王君心等。

在杂志创刊的早期，首任主编顾宪谟
及其编辑团队扮演的更多是“伯乐”的角
色，通过自己的观察慧眼识才。田俊告诉
记者，今天的《少年文艺》编辑团队仍然秉

承前辈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意识，采用“责任
编辑直线联系”、“重点作者由责任编辑一
对一结对联系”的模式，编辑与作家彼此之
间形成了朋友般的友谊，编辑在对作者的跟
踪关注后也易于掌握作者的创作走向，从而
提出中肯、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说，作者
是在刊物的这种氛围中慢慢成长起来的。

这种关系模式基本奠定了《少年文艺》
“作家摇篮”的基石。田俊认为，期刊是连
续出版物，对于作者来说，的确存在和图书
相比更亲近的联系与更直接的影响。通过
刊物这种连续出版物的筛选与锻炼，作者
可以逐渐在个人风格鲜明化和创作丰厚化
等方面走向成熟，从而孕育出有分量的中
国本土原创少儿文学佳作，完全符合少儿
文学出版的生态规律。

“刊物薄薄的几十页，我们愿意提供给
捧着一颗心为孩子写作的人崭露头角，哪
怕他初出茅庐无人识。与新作者合作，需
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田俊说。事实
上，“学会等待”一向是这份杂志留给人们
最深的印象。浙江的一位丁姓老师2006年
开始向《少年文艺》投稿，有时每天都会发
来邮件，然而直到2009年才在《少年文艺》
发表了第一首诗歌作品。福建的王君心在
还是小学生时就给《少年文艺》杂志投了她
人生中的第一篇童话，虽然带着明显的模

仿痕迹，但其中的灵气却受到杂志的持续
关注和鼓励。

据田俊介绍，2013年起《少年文艺》启
动“精品儿童文学书刊互动项目”，经过几
年的持续跟进，陆续推出“《少年文艺》爱藏
嘉品”系列丛书。其中长篇轻幻想小说《水
獭男孩》2015年1月面市，该书的作者就是
上述那位浙江的丁姓老师，现在他已经是
备受关注的作家“小河丁丁”。今年，那个
小学时就在《少年文艺》的“作文版”上发表
作文的王君心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夏迁的
成长课》，成为该丛书系列推出的第一位“90
后”作家。正是成长初期的发现和提携，让
这个小姑娘感念至今，现在厦门大学就读的
她因此把自己的第一部校园长篇小说交给
了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黄蓓佳当年都曾在《少年文
艺》发表重要作品，并与苏少社建立了友谊，
这样的故事会不会在这一代新作者中重新演
绎？这既是对作者的期待与祝福，也是对编辑
的考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田俊说。

今年是《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很多
当年的小读者、小作者，如今的大作家、小
读者的爸爸妈妈、老师，纷纷给杂志寄来热
情洋溢的贺信，深情回忆曾经镌刻在少年记
忆中的经典佳作，于是杂志精心策划了一
套“《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

丛书（共四册）”。田俊认为，这是一套展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脉络，呈现
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佳作的精品文集。

田俊说，今后，杂志还会一方面梳理在
《少年文艺》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作者，鼓励
他们在个人风格鲜明化、创作丰厚化方面
更上层楼，从而潜心培养一批中国本土原创
儿童文学佳作和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也会加
大新人新作的宣传力度，通过组织作家校园
行、社区读书会、电视网络平台推广等活动，
帮助这些儿童文学界的新面孔扩大影响，走
进更多学校和家庭，来到目标读者的身边。

有一双发现潜力作家的眼睛，精心的
培养，精准的渠道，深入的内容开发和延
展，这一切奠定了《少年文艺》成功的基
础。也因此，40年来，《少年文艺》收获颇
丰，成为一代代小读者心目中儿时最重要
的读物之一。 （晓 雪）

《少年文艺》创刊40年：

传传递文学的力量递文学的力量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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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洪
波江苏的《少年文艺》创刊于1976年，距

今整整40年。《少年文艺》创刊时我在遥远

的云南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操练口径

极大的榴弹炮，业余爱好是下象棋、打乒乓

球，兼打排球和羽毛球，偶尔也踢踢足球，

不过我的理想可不是当国足悲怆的同名人

教练，我只想当一名诗人。

当诗神频频垂青我之时，我转业回北

京了。这一年《少年文艺》已经两岁，而我

则进入《文艺报》，成为一名负责儿童文学、

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当然还有诗歌评论的

编辑兼记者，诗笔自然不能放下和搁置。

于是冷不丁儿地写起儿童诗来，而且

一写就是一组一组的，这就回到本文的标

题：30岁的诗意。说出这句话时就在几天

前，江苏的儿童文学作家祁智在微信上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1982年1月

号《少年文艺》封面，由一幅藏族少女的版画装饰着；另一张则是我的一首

题为《森林晨曲》的儿童抒情诗，我写的是一条森林中奔跑的小溪，边唱歌

边洒下欢乐。“唱胖了白蘑菇；唱甜了山葡萄。唱过河狸的小屋前，小河狸梦

里伸个懒腰；唱过熊猫的竹楼下，小熊猫露出顽皮的微笑。//小溪穿行在孩

子们的梦中，也流淌在大森林的怀抱。它就像森林轻柔的梦境，流泻着草

香、花影 、蝉鸣、鸟叫。静谧的夜，森林的夜——一夜间，花，红几重？草，绿

多少……”

我在祁智的留言上顺手写下两句话：30岁的作品，30岁的诗意。的确

如此，30岁的诗意是明亮柔和的，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30岁的诗意也

是真诚与单纯甚至朴素的。我写林中小溪其实在写我自己，写我经历10年

的边疆生活及绿色的青春，30岁的诗意的确让人怀念和神往——只是看到

感悟到它时，我已年过花甲，应是纯粹的远眺和回眸了。

但我仍为当年跃动的诗心与初心而开心，所以我感谢1982年的《少年

文艺》，那时她刚满6岁，幼儿园大班的年龄。

40岁的《少年文艺》，从内容到外貌都已焕然一新，已经成为全国优

秀少儿刊物，栏目丰富且新颖，和小读者的互动十分亲切自然，美术设计

与装帧时代感极强。正像一个人从 6岁跨越到 40岁一样，成长使他改

变，不由自主地静悄悄地改变，惟一不变的是他的那颗为少年儿童怦怦

跳动的心灵。所以我送上自己的祝福，用 30岁的诗意，祝贺 40岁的生

日……

我与《少年文艺》建立联系时，这本刊

物还隶属于江苏人民出版社。那时，江苏

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未独立建社，未达成今

天的格局，更未以“凤凰”命名。从上世纪

70年代初直到现在，我与江苏出版之间

的关系就从未中断过，而这一切的开端，

竟是从《少年文艺》开始的。

那时，我不过才20岁左右。从盐城到

南京，要坐长途汽车，一路上都很颠簸。

一大早上车，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

能到南京，因而总觉得是去一个遥远的

地方。那时的通讯方法是信件，通常总是

《少年文艺》顾宪谟老师来信，约谈稿件。

我因此就从家乡出发，去一趟南京。当

时，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村青年、业余作

者，记忆里我很少是一个人去南京，常常

是县文化馆的李有干先生

带着我去。每一次相见，都

是谈文学创作上的事。离开

时，他们总要将我们送到大

街上。许多年后，我依然记

得在《少年文艺》窄小而拥

挤的编辑部，顾先生给予的

勉励。这位长辈很专心、很

负责，很能体贴我们这些在当时根本没有

什么出路的人。

我在《少年文艺》还见过张彦平先生，

他当时是总社的一位领导，很关心这本期

刊的成长。我们有过好几次接触，但我始

终没有记住他一句话。令人不可思议的

是，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却是永恒的。我

记住的是他的声音，是他特有的目光，是

他那些有重量的动作，是他在言谈举止中

所显示出来的风格、品质和境界。

我和刘健屏的交往也始于《少年文

艺》，他当时也是一位写作者，从昆山文化

馆抽调到《少年文艺》做编辑。没曾想这份

友情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一直持续了几

十年，到1998年之后因我的长篇小说《草

房子》而发生的联系和故事，就是大家都

知道的了。

再后来，我还在《少年文艺》结识了建

一兄和文焙女士，他们都是从南京大学毕

业，分配到这本刊物做编辑。这些老人先

后淡出之后，又经历了好几茬人了。但我

有一种感觉，这些老人们还在《少年文艺》

的岗位上。他们的后继者，风格也许不一

样，但他们坚守的正是这些老人们创造和

坚守的凤凰精神：事业为先、作者为先、天

下为先。

从《少年文艺》开始，我与凤凰之间的

关系，密度越来越大，以“千丝万缕”一词

形容亦不为过。区区一篇回忆短文，哪里

说得清这般亲密？那些值得回忆的人和

事，足够写本书了。这里，就先只说初时通

过《少年文艺》的相识。那是我和苏少社交

往的第一个黄金阶段。

中国的杂志社不像世界上的杂志社，

它不是家族的，而是国家的。它不是一个

家族的一代一代人的传承，而是一个国家

的一拨一拨工作人员的接续。但当我回忆

起《少年文艺》时却又分明觉得，这些人，

就是同一个家族的。

这一切的开端这一切的开端
□□曹文轩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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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

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

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

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

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

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

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

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

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

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紧接着在江苏省获

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

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

《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

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10天一封。信

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

无保留的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

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

弄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

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

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

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

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40来岁的为人

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

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

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

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

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

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把我和

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

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

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

里的感谢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

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

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一晃

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

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

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

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

然如梦的错觉。

1996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

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

残酷的升学大战。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

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

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

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

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

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跟我的同事朋友们谈起

感想，竟收到一致的苟同和怂恿，他们说，

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就这样，我用了

大概20天，写下《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

写万字。在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

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

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

在引领我疾走。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速度

出版。记得我是12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

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

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

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亲亲我的妈妈》

《你是我的宝贝》《五个八岁》《艾晚的水仙

球》《余宝的世界》……我惊喜地发现，当

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

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

40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

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

往邮局寄稿件的样子。一切都是从江苏《少

年文艺》开始，这是我起步的地方，是我的

回忆，我的念想，我深藏在心底的隐秘的欢

乐，我要永远感激和感恩的一家杂志社。

永远的感恩永远的感恩
□□黄蓓佳黄蓓佳

大学二年级时，我打开了班里的邮

箱，收到南京寄来的《少年文艺》，上面

刊登了我的小说《马老师喜欢的》。那是

星期天的晚上，我返校的时候。拿着刊

物，上面有我的小说，那也是

我的儿童小说的第一篇。走在

学校的梧桐路上，心里是奔

腾和炫耀的，我几乎想和迎

面的黑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说，我的小说登出来了！我

就那样奔腾着走到了儿童文学

的路上。

那是1979年，现在是2016年，37年

过去了！简单的数学减法、加法，是可以

算出很多的答案、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情

感、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哲学、很多的无

可奈何。

我那时多年轻，那时的《少年文艺》

只有3岁；我现在不年轻了，《少年文艺》

已是中年。那时刊登我的小说的顾宪谟先

生已经老了，那时在《少年文艺》登着小

说、散文，心里和我一样满是奔腾和炫耀

的黄蓓佳、程玮们也已经早就著名，有的

干脆就当外婆了。

一个人的岁月是一条河。一个人的生

命只是一条河、一条江上的船。河水的流

淌不只是你自己在流淌，你的河水乃至江

水里都混涌着别人，并被它们的水的力气

推动，你的船在河上、江里的航动，那

最好听的一声笛鸣也许都是别人帮你拉

响的。

从开始懂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叮嘱自

己能一直懂下去，一直记住。我希望自己

一直能是一个记得住桥和路的人，所以我

一直记得住30多年前的《少年文艺》和那

个老顾，一直盼望着《少年文艺》在现在

的出版光景中继续健康地呼吸，能让中国

儿童们从它的页面里阅读到一些优雅、从

容的文学，欣赏到作家们最不含糊、仔细

写出的故事和诗情。中国的儿童，在现在

这个年月，在他们后来很长的生命时间

里，都太需要讲究、优尚的文学了。我

想，我应该重新朝着它走去，拥抱它，也

被它拥抱，因为我一直都爱着。

我一直都爱着我一直都爱着
□□梅子涵梅子涵

很偶然地，我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无

比惭愧地想：写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

有好好写写父亲。开笔有些难，可是在屏幕上敲

了几行，手指就快起来，4000多字不怎么费力就

写好了。

因为是写父亲喝酒唱戏的事，命名《醉演》，

投给了《少年文艺》。我投的多用的少，审我的稿

子“效率”极低。投了几年，直到2009年，才在《少

年文艺》发表了第一首小小的诗《撒谎的孩子》。

但是我没料到，退了我那么多稿子，编辑仍然每稿必复。《醉演》投过

去，很快收到回信，说写得不错。我大受鼓舞，哒哒哒又敲出一篇《杀

龙》。至今清晰记得编辑老师的回复简短有力：“杀得好！”

之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写我的故乡、我的童年，都是短篇。我

喜欢《少年文艺》，把这儿当成我的树洞，稿子就像松果一样存积起

来，不管能不能采用都不再另投。

有一天，编辑老师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写长篇？我的第一反应是

畏难，因为写长篇要绵延不绝的故事脉络，那根金丝线不容易找到。

但后来我想起了老家一个传说，传说河里大水塘里都有“水猴子”，

小孩子到水里玩耍，总担心被水猴子拖到深水淹死。我小时候很怕

水猴子，还跑到水边观察，当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更加害怕。长大

一点，我不相信水猴子了，以为那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的。可是，当我

成了一个写作的人，重新思考这个故事，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

水猴子就是水獭。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水獭在水里的确像猴子

一样灵活。而且南方山区过去是有水獭的。我又想起自己孤独的时

候一个人在山野上游荡的种种情形，渐渐就发现一根隐约呈现的金

丝线：一个山间小男孩，那是我自己，内向孤独，不入群，对水猴子的

传说充满好奇，到处去找寻。

在写作过程中，我把水猴子这个名词换成了水獭男孩。写着写

着，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山间小镇，那个名叫西峒的南方山谷，我的

叙述就感觉更从容一些，好像是脚踏大地，有所依凭。

故事中的我，也在寻找水獭男孩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每个

人，包括大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水獭男孩，一个看不见的伙伴，也

许是他期待中的一个人，也许是他想要的自己。

我的故事，不管长篇短篇，都有一种温情，那是中国社会悠久而

美好的温情。因为在中国，有情有义，有恩有爱，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儿童文学作者，以我的性格，关注内

心要多一些，关注外界要少一些，所以我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有一种

中国乡土的味道，更小的来说，那是我自己的童年味道，是我的家

乡——西峒的味道。我的作品不时髦，不洋气，与先锋也沾不上边，因

为大家关注中国式成长，关注中国式童年，很幸运地就关注到了我。

说起来，这还要感谢《少年文艺》，她陪我在文学森林里自由自

在地漫游，把采集的松果照顾得好好的。


